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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智辅政 安邦定国
——大唐中兴名相裴度传奇（中）

1
元和十三年（818年），因李师道屡

次违抗圣意，宪宗下诏让宣武、义成、
武宁、横海四节度使的军队与田弘正
会师讨伐他。田弘正奏请从黎阳渡过
黄河，与李光颜等军队协同并进。

宪宗在延英殿召集宰相，商议此
事是否可行。众臣纷纷进言：“军事行
动远在外地，理当由前线大将裁夺。
既然田弘正已经上奏陈明，陛下应当
答应他的请求。”只有裴度认为不可，
上奏说：“军队渡过黄河之后便难以后
退，唯有全力进攻方有取胜之机。若
从黎阳渡河，军队刚离开魏州、博州
境，便进入滑州地界。如此一来，朝
廷徒增供应军饷之劳，而出征将士会
因顾虑战火殃及本境产生观望犹豫
的心态。况且田弘正与李光颜不够果
断，二人相互猜忌，必定贻误军机。
然而用兵作战，朝廷又不宜中途干
预，在决策之初便应拟定周全的应对
方案。与其在黄河南岸采取谨慎持重
之策，倒不如于黄河北岸等待时机。不
妨暂且秣马厉兵，做好充分战斗准备，
待秋霜降临、水位下降之时，从杨刘渡
河，直捣郓州。只要能在阳谷一带安
营扎寨，官军势头自然强盛，贼军必
然阵脚大乱。”宪宗赞道：“卿所言极
是。”于是下诏让田弘正从杨刘渡过黄
河。待田弘正之军渡过黄河，向南进

发，在距郓州四十里处修筑营寨，贼军
果然陷入困境。不久，官军便平定李
师道之乱。

裴度秉性坚毅执着，在朝堂之上不
屈不挠，对皇帝忠心耿耿。但凡朝政存
在疏失不当之处，他定会竭尽全力直言
进谏。因奸臣皇甫镈屡次构陷，皇帝与
裴度渐生嫌隙。元和十四年 （819年），
裴度任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

穆宗登基之后，长庆元年（821年）
秋，张弘靖遭幽州军队囚禁，田弘正在
镇州遇害，朱克融、王廷凑于河朔地区
举兵叛乱。穆宗遂下诏，令裴度以原有
官职充任镇州四面行营招讨使，率军平
叛。彼时，穆宗行事骄纵荒诞，朝中
辅政宰相皆才能平庸，且对复杂局势
把控失当、调度无方，致使叛乱再度
爆发。一时间，局势混乱不堪，官军
士气低迷。即便有李光颜、乌重胤等
名将统率十多万大军进攻叛军，仍久
战无功，丝毫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裴
度从受命的那天起，就招募士兵、补
充兵员，无暇休息。他亲率西部军队
深入敌境，攻城拔寨，斩杀叛将，频
频向朝廷奏报捷讯。穆宗对裴度的忠
诚与担当极为赞赏，每月都派遣宫中
使臣前往军中慰问，并晋升他为检校
司空，兼任押北山诸蕃使。

中流砥柱 平乱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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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全义
当初，淮西叛乱被平定以后，统领

镇州、冀州的王承宗震恐不已。裴度遂
遣善辩之士前往游说，令其献地，并遣

子入朝为质，以表投诚之意。彼时，王
承宗正求助于田弘正。经裴度的说客一
番劝解，朝廷未动一兵一卒便使王承宗
归降。

4
在此之前，监军使刘承偕倚仗皇帝的

恩宠，肆意欺凌节度使刘悟。三军将士群
情激愤，将刘承偕拿下，欲将其诛杀。将
士们斩杀了刘承偕的两名侍从。幸得刘悟
出面，刘承偕才侥幸保住性命，不过仍被
囚禁起来。穆宗颁下诏书，令刘承偕返回
京城。刘悟却以军情为由，并未及时奉
旨。

朝廷就此事展开讨论，宰相在延英殿
奏对，裴度亦参与其中。穆宗看着裴度
说：“刘悟拘禁刘承偕，拒不放他回朝，
此事该如何处置？”裴度以藩臣不应议论
军国大事为由婉言推辞。穆宗不依不饶，
坚持追问：“刘悟辜负了朕的信任。朕以
仆射之职厚待他，近日还赐给他五万匹
绢。他不思立功以报皇恩，反倒纵容军队
欺凌监军，实在令朕难以容忍。”

裴度回应道：“刘承偕在昭义地区肆
意妄为、不守法度，这些情况臣都有所了
解。前些日子，刘悟在行营给臣写信，
详细列举了刘承偕的种种过错。当时，
使者赵弘亮正在臣的军中，还取走了刘
悟的信件，打算亲自上奏。不知他是否
奏报了此事？”穆宗表示：“朕全然不知
此事。刘悟为何不直接密奏于朕？难道

朕还处置不了吗？”裴度说：“刘悟身为
武将，不懂大臣奏事的规矩。虽说此事
他做得不对，但臣私下认为，即便刘悟
有密奏呈上，陛下恐怕也难以处置。如
今事情已发展至此，臣等当面奏论，陛
下尚且犹豫不决，仅凭刘悟的一面之词
又怎能打动陛下呢？”

穆宗说：“过往之事暂且不提，直接
说当下该如何处置吧。”裴度道：“陛下若
真想收服忠臣义士之心，让天下武将为陛
下尽忠效命、不惜死节，只需颁下诏书，
承认自己用人失察致使刘承偕这般违法乱
纪，命令刘悟当着三军将士的面斩杀他。
如此一来，天下各方势力必定竭诚效命，
叛贼也会闻风丧胆，天下便可太平无事。
否则，臣担忧即便给刘悟改换官职、赏赐
绢帛也无济于事。”

穆宗低头沉思许久后说：“朕并非舍
不得刘承偕，只是他乃太后的义子，如今
被囚禁，太后尚不知情。倘若你还未想好
妥善的处置办法，可再商议合适之策。”
裴度与王播等人又上奏：“只需将刘承偕
流放到偏远之地，刘悟必定会放了他。”
穆宗觉得此计可行。后来，刘承偕顺利返
回京城。

良策息争 智全君臣

彼时，朱克融、王廷凑虽已接受朝
廷所授节钺，却并未解除对深州的围
困。裴度刚从太原启程便分别致信二
人，晓以大义。朱克融旋即解除围困撤
离，王廷凑亦随之撤兵。有宫中使者奏
报此事，穆宗闻之，龙颜大悦，当日即
派遣使者前往深州迎接牛元翼返回，同
时令裴度再次修书予王廷凑。

裴度自太原往京城途中接到诏书。

使者接过裴度所写之信后建言：“大人
朝见谢恩之后，即刻赴东都留守之任。
只怕王廷凑得知大人已无兵权，会背弃
先前约定。还望大人莫要再寄此信。”
使者随即将裴度书信呈予皇帝，并详尽
奏明此事缘由。待裴度抵达京城入朝奏
对之时，穆宗正因深州之围忧心忡忡，
于是当机立断，授予裴度淮南节度使一
职。

修书破困 深州解围

9长庆四年（824年），穆宗驾崩，敬
宗李湛于穆宗灵柩前即位。同年，襄阳节
度使牛元翼辞世。此前，牛元翼的家人一
直身处镇州，朝廷多次派遣使者前往镇州
接他们，王廷凑却百般拖延拒不放人。王
廷凑听闻牛元翼已死，竟残忍地将其家人
屠戮殆尽。敬宗得知此事后，一连数日叹
息不已，感慨朝中宰相无能，致使奸臣如
此嚣张跋扈、悖逆犯上。

翰林学士韦处厚进言：“臣听闻西汉
之时，汲黯身处朝堂，淮南王便不敢图
谋叛乱；战国之际，段干木居于魏国，
诸侯便不敢贸然侵犯。一名有才之士足
以抵挡百万雄师，一位贤能之人能够遏
制千里灾祸。依臣之见，裴度功勋卓
著，名震华夏，声扬外邦。王廷凑、
朱克融之流惧怕他得到重用，吐蕃、
回鹘亦钦佩他的威名。若能让裴度在
朝廷任职，委以重任，那么西夷、北
虏必定不敢觊觎中华大地，河北东部
也必然会遵从朝廷诏令。况且幽州、
镇州的叛乱尚未平定，此时尤其需要
倚仗裴度这样的大臣。管仲曾言，‘偏
听一人之言，会陷入愚昧无知；广泛
听取众人意见，方能明智通达。’治理
国家的根本之道，并无其他诀窍，顺
应民心便能治理得当，违背民心便会
陷入混乱。臣听闻陛下连吃饭时都在
叹息，遗憾朝中没有萧何、曹参那般
的贤才，可如今裴度这样的人才就在

眼前却不加以重用。这如同冯唐感慨
汉文帝，若皇帝不够圣明，即便有廉
颇、李牧这样的良将也无法任用。

“驾驭宰相之法，在于对其予以信
任、亲近以及礼遇。倘若宰相处理政务
毫无成效，于国家毫无功劳，那就将其
安置于闲散职位，或是贬谪至偏远州
郡。如此一来，在位官员必定勤勉努
力，而谋求晋升之人也不敢随意钻营。
陛下若能对宰相保持始终如一的恩遇，
而非将其彻底弃用，那便是君臣之间至
深的情谊了。如今，那些得到晋升的官
员辜负了天下人的期望，被贬斥的官员
却依旧能保住六部尚书这样的高位，不
贤能之人没有得到相应的劝诫惩处。臣
与李逢吉向来没有仇隙，也曾因某事被
裴度贬官。如今臣所言，上是为了报答
陛下的圣明，下是为了反映众人的议
论。臣披肝沥胆，满怀感恩，伏地流泪
进谏。恳请陛下明察臣的一片忠心，体
谅臣为国家考虑的心意，这便是天下的万
幸了。”

敬宗听闻此言，惊讶之余顿有所
悟，看到裴度的奏状上没有平章事的头
衔，便向韦处厚问道：“为何裴度的官职
中没有平章事一职呢？”韦处厚上奏：

“裴度被李逢吉排挤，离京镇守兴元，因
而官职头衔中就被减去了平章事。”敬宗
说：“何至于此呢。”次日便下达诏令，
命裴度兼任同平章事之职。

处厚力荐 贤相得用

当时，身为翰林学士的元稹一心谋
求宰相之位，与知枢密魏弘简结为生死
之交。元稹虽然与裴度没有仇怨，但嫉
妒他的地位在自己之上。裴度正在山东
指挥作战，军务奏报大多被元稹等拦
下，无法顺利呈至皇帝面前。一时间，
天下人纷纷议论，皆称元稹凭借皇帝恩
宠肆意迷惑圣听、干扰朝政。

裴度身处军中深感忧虑，遂上疏朝
廷奏论此事：“臣闻君主圣明则臣子忠
直。今既逢圣主，愿为直臣，上酬陛下
殊恩，下绝众人非议，誓除国之蠹虫，
不顾身家安危。若臣之建言可行，岂会
顾惜一己性命？陛下恭承帝业，宏图大
展，正欲荡涤奸佞之邪气，开创太平之
盛世。然叛贼兴乱，震动山东；奸臣勾
结，败坏朝纲。陛下欲平幽州、镇州之
乱，当务之急是整肃朝廷内部。为何如
此？盖因祸患有大小之别，议事有先后
之序。河朔叛贼，仅扰山东之地；而朝
中奸臣，必殃及天下。故河朔之祸小，
朝廷之祸大。小患，臣与诸武将定能剿
除；大患，非陛下圣断不能铲除奸臣。
现今文武百官，朝廷内外众多官员，有
良知者无不义愤填膺，有口者无不喟然
长叹。然因奸臣位高权重，又蒙陛下信
任嘉奖，众人惧得罪奸臣而断了自己退
路，担忧事未举而灾祸已至，是以皆为
自身计，而非为国家谋。

“臣近来还想着隐忍，不想揭发此
事。其一，彼等罪恶昭彰，如山之积，
人皆怨愤指责，声若雷霆。料想陛下圣
明，一定会诛杀他们。其二，四方暂无
战事，诸般政务已处理完毕，纵彼等暗
中败坏纲常法纪，贿赂之风公然盛行，
但等到他们恶贯满盈时，必定会自取灭
亡。今逢凶徒祸乱，陛下忧心忡忡。但
凡诏令之制定，皆关乎国家之安危。可
恨此等奸贼竟肆意欺瞒君上，淆乱陛下
之圣断，其恶行不止一端。陛下听了他
们的话，又向近臣询问。他们相互勾
结，一唱一和，蒙蔽迷惑陛下的视听。
所以自臣讨贼以来，所陈之事都很紧
要，而接到的诏书内容很多都与臣所奏
不一致。可惜陛下对臣委以重任，而被
奸臣所误也不少。

“臣素与诸奸佞之臣无冤无仇。日
前，臣恳请乘驿车入朝，当面向陛下陈
奏军情要事，此乃奸臣最为忌惮之举。
彼等深知，若臣面圣，必能详述其过，
因此千方百计阻止臣。臣又奏请统率各
路兵马，协同并进，相机进击叛贼，却
遭那伙奸臣党羽蓄意掣肘。他们生怕臣
统领各道之军建功，因而致使臣进退维
谷，所上奏章皆被拦截。他们还联合奸
邪狡诈之徒对付臣，时而兵分两路前往
招抚，却故意滞留长达十余日；时而派
遣使者至蔚州行营，蓄意拖延时间。其
用心不过是要令臣陷入困境，一事无
成。至于天下之治乱、山东战事之胜

负，他们全然抛诸脑后。身为臣子侍奉
君主，竟恶劣至此。况且陛下身边忠良
贤能之士众多，既有熟谙典章制度者，
亦不乏精通军事之人，尽可任用。缘何
独独重用此等奸佞之徒呢？依臣愚见，
若能尽除朝中奸臣，那么河朔之乱，不
待兴兵便会平定；倘若朝中奸臣仍在，
即便平定了叛乱，亦难收长久之实效。

“臣研读本朝史籍，知悉代宗一朝，
吐蕃等外族来犯，直逼都城。代宗却浑
然不知，皆因被程元振蒙蔽，险些危及
江山社稷。彼时，柳伉不过是太常寺一
介博士，却能上奏章将罪责归于程元
振，为国家除去大患。今臣位居要职，
兼领将相之权，又怎能坐视奸佞之徒遮
蔽陛下如日月般的圣明光辉？臣心中满
是愤怒与痛恨！特将此奏疏交付宫廷使
臣赵奉国呈予陛下。若陛下不信，依旧
被奸臣蛊惑，恳请陛下将此篇奏表公之
于众，令三事大夫与文武百官一同评
议。若奸党未遭众人指斥，臣甘愿领受
罪责。上天洞察一切，定能明鉴臣之忠
心。只要天下人知晓臣不负陛下，即便
到了身死之时，臣亦死而无憾，犹如重
生。”

裴度接着又上了三道奏章，言辞恳
切。穆宗见状，心中虽不悦，但忌惮大
臣议论，于是改任魏弘简为弓箭库使，
免去了元稹在宫廷内的要职。然而，穆
宗对元稹的恩宠并未就此消减。没过多
久，穆宗又授予元稹平章事之位，同时
剥夺了裴度的兵权，改命他担任司徒、
同平章事，并充任东都留守之职。谏官
想劝穆宗收回此命，相继从便殿角门一
路拜伏到延英门进谏。穆宗心里清楚他
们所谏何事，却迟迟不肯及时召见。谏
官无奈，皆上疏进言：“当下战事尚未平
息，裴度兼具将相之才，不应将其安置
于闲散无用之位。”穆宗深知人心所向皆
为裴度，遂下诏令裴度由太原取道京
师，前往洛阳赴任。元稹出任宰相之
后，奏请皇上停止用兵，为王廷凑、朱
克融洗刷罪名，解除深州之围。其真实
意图是想要借此剥夺裴度的兵权。

长庆二年（822年）三月，裴度到达
京城。面见穆宗之时，他先陈述朱克
融、王廷凑在河朔地区发起暴乱，自己
奉命讨贼无功，再陈述受职东都、准许
他入朝觐见，感谢皇帝恩典。裴度在宫
殿台阶前伏地启奏，泪水纵横。穆宗为
之动容，道：“卿所奏谢恩之意朕已明
晰。朕将于延英殿接见你。”众人皆以为
裴度并无皇帝亲信之人助力，又遭奸佞
小人排挤，纵然身负赫赫功名与威望，
恐也难以打动皇帝。然而，裴度奏报河
北讨贼之事时，慷慨激昂，声音震彻殿
堂。文武百官无不为之动容，武将公卿
亦有感慨落泪者。次日，穆宗任命裴度
为司徒、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淮南
节度使，并晋升其为光禄大夫。

奏除奸佞 整肃朝纲

裴度初任司徒之际，徐州呈奏：“节
度副使王智兴自河北行营率部返还，驱逐
了节度使崔群，自行宣称留后之职。”朝
廷闻之上下震惊，当日便颁下诏书，命裴
度依旧执掌朝政，同时委派宰相王播接替
裴度镇守淮南。

裴度与李逢吉向来不和。裴度从太原
入朝后，那些厌恶裴度之人觉得李逢吉擅
使阴谋诡计，于是将他从襄阳召回朝中对
付裴度。

裴度再度主政朝堂之后，魏弘简、刘
承偕的党羽依旧盘踞宫中。李逢吉采用族
子李仲言的计策，通过医人郑注与中尉王
守澄勾连。宦官们皆愿意助力李逢吉。长

庆二年 （822年） 五月，左神策军上奏
称，告密者李赏声言王府司马于方受元稹
指使，勾结刺客企图刺杀裴度。穆宗颁下
诏书，令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
吉三人一同审讯于方一案。案件尚未审
明，元稹便被免去同州刺史之职，裴度亦
被免去左仆射之职，李逢吉则取代裴度成
为宰相。

李逢吉的党羽李仲言、张又新、李续
等人，内与宦官勾结，外则煽动官员，并
结成朋党以阻挠裴度，当时号称“八关十
六子”。裴度的“负面传闻”逐渐流传开
来。不久，朝廷便将裴度外调为山南西道
节度使，不再兼任平章事。

奸党构陷 孤臣去国

敬宗信任 裴度脱困

李逢吉的党羽耍尽手段诋毁、阻拦裴度，生怕裴度再
得到重用。有个陈留人叫武昭，天性果敢且口才出众。裴
度征讨淮西时，武昭主动请缨，投身军旅效力。裴度派他
前往蔡州劝降吴元济。吴元济以武力相逼，试图恐吓武
昭，可武昭面不改色、镇定自若，最终被以礼相待，平安
归来。裴度觉得武昭是个人才，堪当重任，便在军中给他
安排了职位。此后，武昭跟随裴度镇守太原。裴度还上奏
朝廷，为武昭请封石州刺史一职。

武昭被免去石州刺史后，被授予袁王府长史的职位。
武昭身处闲职，心里有些郁闷，并且有抱怨李逢吉的言
论。那些奸党见有机可乘，便指使卫尉卿刘遵古的随从
安再荣出面告发，声称武昭图谋不轨，欲谋害李逢吉。
这案子草草审结，武昭含冤被处死。奸党妄图借此机会
牵连裴度。然而，朝中士大夫秉持公正，纷纷站在裴度
这边，指责李逢吉的所作所为。敬宗也逐渐了解事情的
真相。此后，但凡宫中使者途经兴元，必定会传达秘密
旨意，对裴度加以抚慰，还隐约透露出将征召他回朝的
意向。

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十一月，裴度呈上奏疏，恳
请入朝觐见皇帝。次年正月，裴度抵达京城。敬宗对他礼
遇有加，没过几日便颁下诏书，再度命裴度执掌朝政。李
逢吉党羽中的左拾遗张权舆不遗余力地诋毁裴度。在裴度
从兴元请求入朝之际，张权舆赶忙上疏：“裴度之名，与
图谶暗合，其宅邸又占据山冈高处。如今不召自来，他的
心思不言而喻。”在此之前，李逢吉那一伙奸佞之徒忌恨
裴度，特意编造了一首童谣：“非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
口被驱逐。”其中“天”“口” 二字暗指裴度派人劝降吴
元济之事。京城东西走向横卧着六道山冈，恰似乾卦之
象。裴度位于平乐里的府邸恰巧坐落在第五道山冈之上。
于是，张权舆便拿这些大做文章，编排裴度，妄图以此诬
陷裴度有“不轨之心”。

敬宗年纪尚轻，却头脑清醒，深知这是对裴度的恶意
诽谤，对裴度的赞赏与信任丝毫不减。那些奸邪小人再难
兴风作浪了。

谏止东巡 靖邦安民

宝历二年（826年），敬宗计划巡幸东都洛阳。宰相
李逢吉以及门下、中书两省的谏官多次呈上奏疏，极力劝
阻。敬宗一脸严肃，语气坚决地说：“朕东巡的心意已
决。随行的官员和宫人皆自行准备干粮，绝不会劳烦百姓
供给。”李逢吉赶忙跪地进谏：“东都洛阳距此千里之遥。
按例巡幸本属常事，但陛下一旦出行，万事皆须依照礼
仪，千乘万骑相随，规模难以缩减。即便不必极尽奢
华，也需做到丰俭适宜，怎能让随行之人自备干粮？这
岂不是有失皇家体统？当下战事尚未全然平息，边境地
区也未彻底安宁。如此行事恐怕会引发人心动荡。恳请
陛下稍作思量，回心转意。”然而，敬宗并未听从，随
即命令度支员外郎卢贞赶赴东都，检查沿途行营以及洛
阳皇宫状况。

朝廷大臣正忧虑惶恐，恰逢裴度从兴元入朝。在延英
殿奏事之际，因敬宗谈及巡幸一事，裴度说：“国家营建
东西二都，本意就是为了方便帝王巡幸。自从国家历经艰
难变故，这一做法便搁置了。东都洛阳的宫殿，连同六军
的营垒、各部门的官署大多已荒废。陛下若执意前往巡
幸，必定要稍加修缮整理。如此一来，至少得花费一年半
载筹备之后方可再议出行之事。”敬宗听后道：“群臣进谏
时，并未考虑到这些情况，只是一味劝阻朕不该前往。若
真如你所言，那不去也罢，或者将巡幸日期往后推迟。”
不久后，朱克融、史宪诚各自上书，请求派遣五千工匠协
助修缮东都洛阳。敬宗见此便搁置了东巡计划。

辅君献谋 解纷纾困

幽州的朱克融将赏赐春衣的使者杨文端扣留，上奏称
朝廷所赐春衣质地粗劣，还上奏说今年三军的春衣数量不
足，请求度支府拨发一个季度的春衣约三十万端匹，并派
遣五千工匠协助修复东都洛阳。敬宗听闻，忧虑朱克融的
态度不恭，便询问宰相：“朱克融所奏之事，应当如何处
置？朕想派一位重臣前去宣谕抚慰，顺便将被扣留的春衣
使者接回。这样做可行吗？”

裴度回应道：“朱克融一族本就凶狠残暴，如今无端
做出这般傲慢悖逆之事，注定会自食恶果。陛下不必为此
忧虑。这就好比豺狼虎豹在山林之中肆意吼叫跳跃，可若
对其不理不睬，它也无计可施。这个逆贼只敢在自己的
巢穴里放肆无礼，一旦离开巢穴外出行动便没了底气。
当下，既无需派遣使者前往宣谕抚慰，也不必急着接回
被扣留的使者。再等十来天，给朱克融下一道诏书：

‘听闻朝廷使臣在你处有不当举止，待其归来，朕自会
处置。赏赐于你的春衣，相关部门制作时不够用心，朕
定会彻查此事，现已下令着手处理。’至于他请求派遣
五千工匠以及军队前往东都洛阳一事，分明是虚情假
意。臣料想逆贼根本无法派出人手。如今若想直接挫败
他的奸计，便回复他：‘你所请求派遣工匠修缮宫殿一
事，可尽快派人前来。朕已下令魏州、博州等道在当地
妥善安排接应。’料想朱克融收到这道诏书，必定会惊
慌失措。倘若陛下不想如此强硬，仍想表示宽容，那就
回复他：‘东都洛阳需修缮之处，自有相关部门负责，
无需你派遣工匠长途跋涉而来。你提及的三军春衣，本
就是各道自行操办的日常事务。近来朝廷偶有赏赐，皆是
因征调当地人力物资才给予优厚恩赏，平常并无此惯例。
朕并非吝惜那二三十万端匹春衣，只是按规矩不能对范阳
特殊对待，望你能明白。’如此处理即可，陛下切莫再为
此事烦忧。”

敬宗采纳了裴度的建议，并让他进呈诏书拟文。果不
其然，事情的发展如裴度所预料，不到十天，幽州内部便
发生变故，朱克融及其两个儿子被杀害。


